
老牌的“温拿”乐队于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朋友》和《ShaLalala》两首老歌。影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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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

1983年，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CCTV）推出了春节联欢晚会（一简称“春晚”），中国人第一次通过一

档电视节目感受到一种“天涯共此时”的节日感，而国家也试图通过这样一档节目传递出某种改革信号，亦

即自 “春晚”诞生伊始，已并非一档简单的节庆娱乐节目，而是承载着政治宣传作用，微妙地向中国民众传

2022年春晚：爹味，改头换面的国学，与大湾区挽歌

三十年的时间，港台艺人在春晚舞台的意义和地位完全不同。“温拿”在春晚的再聚首，不如说这更像是一个时代的
挽歌。

2022端陪你过年 风物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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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著官方定调的时代主旋律该是怎样。

近年，随着网络平台和新媒体的兴起，电视台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中央电视台也不例外。春晚中国人心

中的地位已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民众每逢除夕夜一边看“春晚”、一边 “吐槽”的文化现象，这档以“凝聚”

民心为目的的节目早已失去了它的基本盘。

2020年的疫情让每年必遭瞩目的“春运”话题冷清下来，人口流动减速令春节似乎失去了原有的阖家团聚意

味；而与此同时，或许因为春晚一贯“粉饰太平”，追求官方美学统治下的喜庆感，春晚在民间的口碑也跌

至历史新低。

在此基础上，刚刚过去的2022年春晚基本上可以“乏善可陈”来形容，若说往年还有网友有兴趣讨论主持人

唇膏的色号，今年的春晚可能就只有“无聊”两个字来形容。节目直播刚刚结束，网友就发出“一年不如一

年”的评论，甚至还有小品被发现与往年雷同，展现出创作者的乏力。

曾经统治中国人除夕夜荧屏的春晚为何越来越难看？除了近年政治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持续加强，电视节目

的衰落与创作者的意识僵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意识形态挂帅的今年，“好看”已不再是这档节目追求

的目标，春晚不再是国民节目，而是做给官方看的“八股文”。作为文化现象的观察者，笔者已不再期待从

春晚里看到创意和感动，我们从中可以考察的，或许只剩下时代的病症。

春晚几乎每年都有以家庭矛盾为中心的小品，创作套路往往是通过矛盾的解

决弘扬时代“正能量”，似乎这样的设置比较符合春节阖家欢乐的氛围，但

其实只能人为制造尴尬的氛围。



春节联欢晚会第一个小品《父与子》。影片截图

不加掩饰的爹味 


春晚几乎每年都有以家庭矛盾为中心的小品，创作套路往往是通过矛盾的解决弘扬时代“正能量”，可谓刻

板。这类节目的主创似乎认为这样的设置比较符合春节阖家欢乐的氛围，其实只能人为制造尴尬的氛围。

“爹味”是2022年“春晚”给人带来的强烈印象，其中第一个小品《父与子》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展现了这点。

小品的故事不复杂，讲述了开出租车的父亲因为儿子要辞去稳定工作创业离家出走，在得知儿媳终于怀孕

后一家人获得了和解。在中国全面开放“三胎”政策出台的背景下，这个小品的目的不言自喻。父亲对儿子

的认同并不在于儿子成就了什么样的事业，而是他是否可以成为“父亲”。小品将常见的父子冲突得以化解

的根源放在“传宗接代”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上。

2022年的春晚一方面建立父权的合法性，一方面不断地对女性进行污名化。小品《喜上加喜》强化了儿媳

和婆婆之间的矛盾，讲述了儿媳为了做“网红”在网络上塑造了一个不讲理的婆婆之后发生的啼笑皆非的事

情。在这个故事里，儿子的角色几乎是隐形的，他扮演着调停两代女性的中间人，道德上最为无瑕和无

辜。

在春晚的逻辑里，中国家庭一定是“男强女弱”的，男性的社会地位永远要

高于女性，而女性则永远无法理解男性工作的重要性。



春节联欢晚会以“抗疫”为主题的小品《休息区的故事》。影片截图

以“抗疫”为主题的小品《休息区的故事》则以对女性医护人员的矮化营造一系列笑料。在这个作品里，男

性角色是主任医生，女性角色是护士长，家庭矛盾的核心是两个人因为男方的工作，办了四次婚礼都没有

办成，女方因此想要分手⋯⋯可见，在春晚的逻辑里，中国家庭一定是“男强女弱”的，男性的社会地位永

远要高于女性，而女性则永远无法理解男性工作的重要性。这个小品将两位主人公塑造成抗疫的医护工作

者，却着力突出男性医生人格的伟大，枉顾真实事件里女性工作者付出的牺牲。

错位的文化传承 


与几个小品令人不适的“爹味”相比，歌舞节目突出了所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试图以“中国美学”召唤出

一种民族向心力。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一切都被官方主旋律美学包裹，传统艺术形式不但

不能发挥其魅力，反而给人不成体统的错觉。

就拿舞蹈诗剧《此间青绿》 来说，该剧的主创号称此剧灵感来自宋文化，以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

为灵感来源，以舞蹈展现“青绿山水”的美感。但在春晚红色为主的舞台上，所谓的“青绿”多少让人感觉违

和。何况，与其说央视的镜头呈现出的是传统绘画美感，不如说一直在追随美丽的女性舞蹈演员。镜头将

女性曼妙的身姿放大，让创作者为剧场舞台设计的“长卷”变成了电视机美学塑造出的“特写”画面，大大折

损了这出剧目的美感。

而强行加入的“三星堆文物现场发布仪式”粗糙得像是央视的《鉴宝》节目，让原本应该更具学术性和严肃

性的文物发掘工作成果展示变得廉价，也折损了珍贵文物的价值。在春晚的逻辑里，三星堆文化本身的内

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发掘文物这件事刺激民族精神和自豪感，其实是本末倒置。

与其说央视的镜头呈现出的是传统绘画美感，不如说一直在追随美丽的女性

舞蹈演员。



春节联欢晚会戏曲节目《生生不息梨园情》。影片截图

至於戏曲节目《生生不息梨园情》以歌曲串烧形式将不同形式和流派的剧目混杂在一起，让身着传统戏服

的艺术工作者置身在现代舞美灯光下，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唱着不同戏剧种类的唱腔，时而表达“忠君爱

国”的思想，时而又呼唤缠绵悱恻的爱情⋯⋯这样不伦不类的形式，传递给年轻观众的只能是传统戏曲的莫

名其妙，而不是所谓的传统之美。

至于比较受到观众好评的所谓“创意音舞诗画”《忆江南》，其实就是组织了几位以演技著称的名演员，以

扮演古人的方式游走在用高科技营造出的视觉奇观里，给人一种他们置身在《富春山居图》里的错觉，几

位演员一边游走，一边吟诵古诗，以此表达所谓的诗画之美。这样的方式看似新颖，其实并非是对古人诗

词的真实演绎。比如节目设定了渔夫、樵夫、行者、读书人等不同的角色吟诵诗歌，以此寻找到“八个人物

所表现出的悠然自得，与当下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日益增长的契合点”，根本上忽略了中国古代文人具有批

判和忧患的精神。

对于春晚的舞台来说，主创试图借用古人的“山水画”歌颂今天的时代，却忽视了古人在他们的语境里借“山

水画”感怀身世，批判时局的意图。就拿《富春山居图》里所谓的渔夫、樵夫等角色，早就有学者分析过，

黄公望所表达的并非普通人对生活的怡然自得，而是一群不愿意为元代暴戾的统治者服务而隐居的读书

人。所以，春晚所谓的弘扬国学恐怕只是一个美丽的笑话，如果真有所谓国学背景的观众，面对这样一部

借古人生活谄媚当下的作品，恐怕只能哑然失笑吧。



主创试图借用古人山水画歌颂今天的时代，却忽视了古人在他们的语境里借

山水画感怀身世，批判时局的意图。例如黄公望所表达的其实并非普通人对

生活的怡然自得，而是一群不愿意为元代暴戾的统治者服务而隐居的读书

人。

《忆江南》以演员以扮演古人的方式游走在用高科技营造出的视觉奇观里，给人一种他们置身在《富春山居图》里的错觉，以此表达
所谓的诗画之美。影片截图

强行塑造的“大湾区” 


2021年，名词“大湾区”成为媒体的热点，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里，来自香港的明星

陈小春等人就被称为“大湾区哥哥”。可见，在宣传概念上，“大湾区”正在成为粤语区的代名词，香港、澳

门、广东等地被这个词语扭结在一起，淡化了原有的本土意味。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台湾都成为了官方话语里的“敏感词”，不少原本活跃的香港文化与娱乐界的

人士因为政治问题被内地“封杀”。近年来，内地的娱乐节目和媒体报导对香港明星和文化产品都持一种审

慎的态度。春晚作为“统战”战线上十分重要的环节，却从来不缺乏港台明星。



如果说，前几年的春晚仅仅是邀请一些港台明星出席和表演，今年的春晚则在立意上都偏重对“大湾区”概

念的塑造，粤语含量恐怕是春晚历史上最高的一年。很长一段时间，春晚语言类节目都被北方小品和相声

占据，今年的春晚却特意邀请72岁高龄的相声演员姜昆带来《欢乐方言》，试图以北方人学粤语的桥段引

发观众的笑声，结果却引来一片骂声。该节目不但不好笑，关于粤语的发声说法也有很多错误，可谓适得

其反，被人评价“这是一个给北方人看的节”。

前几年的春晚仅仅是邀请一些港台明星出席和表演，今年的春晚则在立意上

都偏重对“大湾区”概念的塑造，粤语含量恐怕是春晚历史上最高的一年。

春节联欢晚会《欢乐方言》试图以北方人学粤语的桥段引发观众的笑声，结果却引来一片骂声。 影片截图

而香港老牌的温拿乐队在今年春晚演唱了《朋友》和《ShaLalala》两首老歌，其中乐队成员谭咏麟和钟

镇涛在内地名气较大，其他几位相对不那么被人所知。不管如何，当这只成员年龄加起来有356岁的乐队

上台时，除了唤醒一部分观众的怀旧情感之外，也让人不胜唏嘘。

君不见，1991年谭咏麟在春晚舞台演绎《水中花》时所收到的追捧；而如今，他只能作为“大湾区”爱国艺

人的代表，演唱对年轻人毫无意义的老歌。三十年的时间，港台艺人在春晚舞台的意义和地位完全不同。

其间，多少辉煌明星陨落，曾在内地与谭咏麟齐名的张国荣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世界；“温拿”之后同属星级

乐队的“达明一派”被“封杀”；曾被认为是“造星工厂”的香港娱乐圈似乎后继乏力，少有年轻巨星出现⋯⋯

与其说“温拿”在春晚的再聚首 是所谓的“回忆杀” 不如说这更像是 个时代的挽歌



与其说 温拿 在春晚的再聚首。是所谓的 回忆杀 ，不如说这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挽歌。

看完整场“春晚”，虽然无数次出现港台明星联袂的节目，但中国观众再找不到自己当年听张明敏演唱完

《我的中国心》所产生的情感悸动。若继续将两岸四地比作兄弟手足，尽管谭咏麟还在卖力演唱：“你为了

我 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这样的歌曲，但其实“朋友”的含义早已变质，随时

代而改变的新意涵、新关系，哪里是能用一首歌，几句方言，一个新的地域命名，就轻易地“凝聚”起来。


